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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古地图与俄文古地图的邂逅

承 志
( 追手门学院大学 基盘教育机构，大阪府茨木市 567-8502)

摘 要 本文以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互动为视角，通过梳理满文《吉林九河

图》的研究史以及在其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指出该图在研究过程中被

以讹传讹，其结果导致了中外研究的错误观点。这幅地图最早的研究者吉田金

一指出该图成图于 1690 年左右，随后逐渐被中外学界误认为是中俄尼布楚谈判

中清廷代表使用的地图。本文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文所谓《口外九大

人图》，是《吉林九河图》的原图，而“口外九大人图”乃是后人命名。接着以尼布

楚谈判过程中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里雅那江分界地为线索，探讨了《吉林九河图》
中的西伯利亚地理地名知识。最后指出，俄罗斯使者斯帕法里 1676 年到北京携

入俄文《西伯利亚地图》( 1673 年) ，被清廷译成汉文地图，其局部就是台北故宫

博物院所藏的《亚洲西北河流图》。清廷同时依据《西伯利亚地图》，按照中国山

水画的风格，绘制了一幅汉文《西伯利亚地图》( 康熙时期，彩色，纸本) 。虽然目

前留下的只是该图的局部内容，但足以证明中俄两国在康熙十五年( 1676) 左右

相互交流过地图资料的事实。这些地理知识乃是后来绘入满文《口外九大人

图》以及《吉林九河图》等欧亚东北部地图的知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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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5 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到 18 世纪，一直未出现明确绘写欧亚大陆东北部地理位

置的地图，这一地区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区域。17 世纪中期，俄罗斯人开始进

入西伯利亚地区。1728 年，丹麦探险家维他斯·白令( Vitus Bering，1681—1741 ) 发现白

令海峡，随着俄罗斯人从堪察加半岛开始南下到千岛列岛等地，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亦开

始密切关注欧亚东北部地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 世纪康熙帝命令绘制《皇舆全览

图》，其范围便包括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库页岛等区域。此后，日本幕府也派遣最上德内、
近藤重藏、间宫林藏等人到北方的虾夷、千岛、库页岛等地进行探险调查。当时人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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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理知识和实地考查等活动，绘写欧亚东北部的地理地形等问题，这在世界地理学史

上，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18—19 世纪随着北方探险及调查的进一步展开，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绘制了为数

不少的欧亚东北部地图。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世界地理史上的一个黎明期，与此同时欧亚

东北部地图的形状，开始反复出现在各种地图上，其形态呈现多样性，其中经历了诸多的

传播与变迁。［1-2］

恰好也在这一时期，欧洲也有人开始编辑并出版了欧亚大陆各地各国地理方面的著

作。在荷兰出版的《北东鞑靼》( Noord en Oost Tartarye) 就是其中显著的一例。①［3］《北东

鞑靼》中封面年代显示该书于 1692 年出版，插图描述了当时欧洲人想象欧亚东北部的生

活情景。插图右下为中国，注有 CHINA，左上为俄罗斯，注有 ＲUSSIA，右下大海上绘有日

本，但没有标注任何文字。仔细品读这幅插图，可以发现当时的欧洲人对欧亚大陆这个未

知区域的思考或想象，是建构在许多东方资料基础之上的。
《北东鞑靼》由荷兰人尼古拉·维特森( N. Witsen，1641—1717) 编著。维特森在莱登

大学期间即对东方各国怀有极大兴趣，毕业后，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曾滞留莫斯科，并热

衷于收集东北亚地理学方面的资料，集大成者就是《北东鞑靼》。在该书出版三年前的

1689 年，中俄两国已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俄

两国各自持有东北亚地图交涉如何划分西伯利亚东北部广袤土地等边界问题。
事实上，维 特 森 一 共 绘 制 有 4 幅 东 北 亚 方 面 的 地 图。一 是《东 北 欧 亚 新 地 图》

( 1687) ，该图有经纬线，乃是利用平射赤道投影法绘制而成。( ［2］，98 页)

第二幅图是《大鞑靼新图》( 1692) ，有经纬度、经纬线，以梯形投影法绘制而成。记载

范围北为北冰洋，东为勘巴尼陆地，南为日本、朝鲜、黄海北部，西为里雅那江( 即勒拿河)

中流一带。( ［2］，98-100 页) 该图右上有上下二小图，上图有 CAＲTE DES PAYS SITUÉS
AU NOＲD NOＲD EST DE LA CHINE 等字样，并有 P. Verbiest ( 南怀仁教士) 字样，且盛

京、吉林等地地名均以满文标记，显然这幅地图与传教士南怀仁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张地图，是其著作《北东鞑靼》中的《东鞑靼地图》，有经纬度，但没有经纬线，利

用了梯形投影法，大概绘制于 1680 年，刊行于 1692 年，绘制范围与上述《大鞑靼新图》大

致相同。( ［2］，100 页)

第四幅《女真鞑靼新地图》也是在其《北东鞑靼》中，有经纬线和经纬度，用梯形投影

法绘制而成，刊行于 1692 年。( ［2］，100-101 页)

那么，当时生活在欧亚东北部的满洲人以及进入西伯利亚东部的俄罗斯人，他们如何

绘制这一带的地图，如何掌握这一带的地理地形等问题，迄今为止在中国很少有人进行过

专门探讨。其实，这些问题很早就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1963 年船越昭生就曾指出“康熙

时期的西伯利亚地图，在地图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其谱系、技法、时代背景等，至今

① 相关研究参看文献［4］。《北东鞑靼》( Noord en Oost Tartarye) 1705 年版中也有满文月食文例介绍，全文如

下: honan i k＇ai． fung fu de，biya be jeterengge，juwan ninggun fun susai nadan miyoo，/ biya na ci tucirede je-
terengge，juwan fun，dehi sunja miyoo /bonio erin i tob ilaci ke emu dulin funcemeliyen de ekiyeme deribumbi: / ( 中

译文: 河南开封府月食为十六分五十七秒，月食出地面为十分四十五秒，时正三刻一半余始缺: ) 。( ［3］，7
页) 除此之外书内还有满文字母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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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充分解明”①［5］。诚如所言，时隔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历史舆图资料因身负着不是秘密的“秘密”使命，至今也有许多收藏机构不愿公开。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近几年来，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台北故宫

博物院所藏满文舆图的研究工作，从中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满文亚洲东北方面舆图与

俄文西伯利亚舆图邂逅相遇的问题。
本文要探讨的《吉林九河图》( 图 1) ，其绘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的里雅那江等地的地

理知识，这些知识究竟源自何处? 清廷绘制地图的人是如何了解到这一广袤的西伯利亚

大地的?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图 1 《吉林九河图》原图

〔106. 5 × 123. 4cm，康熙五十年( 1711) 十二月十三日摹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吉林九河图》之研究史及其问题

在探讨《吉林九河图》中的西伯利亚地图因素之前，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先行研究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满文《吉林九河图》研究的发轫之作，当推 1980 年吉田金一分别用中译文和日文同

① 除此之外，围绕尼布楚条约利用地图资料的研究，参看文献［6-7］。此外，有关吉田金一的研究成果，参看文

献［8］。满文舆图的专题研究参看文献［9，11］，分别原载于文献［10，12］。



4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41 卷

时发表的《郎谈“吉林九河图”与尼布楚条约》一文①。这篇文章的问世，昭示了满文舆图

研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吉田金一又陆续发表系列文章，专门围绕《吉林九河图》讨
论相关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边界问题。受其影响，陆续有学者以吉田的研究为基础，并发

表了不少内容相异的论著。
1980 年 1 月和 4 月，吉田金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调查了《吉林九河图》。在当局限

定之下，未进行拍摄，只摹绘了《吉林九河图》。且在同一年分别用中文和日文同时发表

在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引起历史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的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

译文分别附有摹写图和原图黑白影印图。摹写图注有满文拉丁字母转写，图旁有说明以

及文字解说等。而日文本除了有原图的摹写图之外，没有附上《吉林九河图》原图图片。
其后，1997 年，松浦茂发表了《尼布楚条约后的清朝黑龙江北岸调查》( ネルチンスク

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ル川左岸調査) 一文。［15］ 吉田金一和松浦茂的这两篇论文为我们

理解 18 世纪东北亚的历史，特别是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历史背景。且常有学者利用吉田金一的研究成果，探讨中国东北部边界、中俄关系等

问题。但在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误解，甚至有肆意歪曲等问题。所

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目前的研究状况。
自吉田金一陆续发表专论后，中外各国陆续有人谈及《吉林九河图》这幅满文舆图。

但是，很多学者在不了解绘制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甚至出现日

文论著中一些重要内容的错译，从而导致以讹传讹的问题。
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吉田金一除了《吉林九河图》外，还阅览解读过《宁古塔图》、

《黑龙江流域图》等舆图。从他的记载来看，当时他没有阅览过《口外九大人图》②。所

以，他当时还不知道《口外九大人图》和《吉林九河图》内容相同的问题( 详下) 。
吉田金一指出:“因郎谈是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之间，活跃在黑龙江，与俄罗斯

为敌的人物，所以，有可能绘制《吉林九河图》。而且，从他的职务上来看，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那么，郎谈何时绘制了这幅《吉林九河图》呢?”( ［14］，33 页) 这就说明，吉田最初

就认为是郎谈绘制了《吉林九河图》，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吉林九河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九

①

②

据中译文编者按:“今年一月间，作者来台湾参加清史档案研讨会，并至本馆访求罗振玉旧藏地图下落，虽未

能如愿，经本馆出示馆藏《吉林九河图》，作者阅后极为重视，四月间又专程来台，亲手临摹，携回研究，并应

编者要求，约定稿成后交由本刊发表”。［13］ 该中译文注解 1 注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 一) 1967
年，343 页，著录作“《吉林入河图》，清康熙五十年 满文纸本彩绘 一〇七。五: 一二三公分，北平”。按

“入”系“九”字误植。日文参看文献［14］。
有关吉田金一阅览《宁古塔图》的记载，参看文献［6］，75 页。该处记载了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宁古塔图，在

这些部分记载了“尚言倭黑( 白石也) ……”等字样。并在 83 页进一步说明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康熙二

十三年以前绘制的《宁古塔图》两幅。其中也许是为该图仅绘有从松花江交汇地点到黑龙江下游的部分，黑

龙江沿边以及以北的地区，完全没有绘入其内。”又在注解 177 上如此详细写到“此宁古塔图，254 × 155. 5 厘

米和 254 × 156 厘米两幅，满文纸本彩绘的地图，但有汉文贴签粘贴，贴签上写有‘黑龙江将军驻扎墨尔根，副

都统二员驻扎黑龙江城内’。此为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的状况，故贴签估计是那个期间的。这个地图同

康熙二十三年版《盛京通志》所载《乌喇宁古塔形势图》地形非常相似，地名比这个还更加详细，可能是图的

原本。所以，将此推定为康熙二十三年以前”( 参看同书 389 页，注解 177) ，还介绍“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流域

图”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1980 年，吉田金一两次在台北调查舆图时，看到过不少满文舆图。除此之外，文

献［16］也附有《吉林九河图》彩色图片，但是该图裁取左右下部分，所以，该图不能说是全图。



1 期 承志: 满文古地图与俄文古地图的邂逅 5

年( 1690) 前后( ［14］，33 页) 。对该图右下角的汉字“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吉田认为是

“内府将这幅地图收藏的年代”( ［14］，34 页) 。
除此之外，吉田金一还进一步推定尼布楚会议之际，“中国使臣携有大幅地图之说，

当是指这幅郎谈所绘《吉林九河图》的祖本，该图的内容与今所见《吉林九河图》大概不会

有太大的不同，因为细察《吉林九河图》所记载，与尼布楚会议的内容，颇为符合”( ［13］，

77 页) ①。吉田金一还利用多幅西伯利亚地图与《吉林九河图》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开

拓了中俄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局面，也提示了中俄两国的历史研究，无论是文书资料还

是地图资料，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②。
随后，吉田金一在《俄罗斯侵入东方与尼布楚条约》一书中，坚持前说，指出《吉林九

河图》为郎谈绘制于 1690 年左右，而非康熙五十年( ［6］，296 页) ，但是，这一时期吉田在

用词上略有变化，如表示《吉林九河图》是于 1690 年补订的( ［6］，296 页) ，并与最初的

《吉林九河图》的原图为尼布楚谈判所使用的结论有所不同。此外，书中还将《吉林九河

图》地名全部用拉丁字母转写、编号，并依序将满文写在摹绘图的两边，图内标有数字，以

示对应的罗马字母地名③。
1985 年，中国学者刘远图撰文表示支持吉田金一的观点。但是，刘远图在翻译吉田

的文章时出现了误解，即将吉田的结论译为“吉田金一谓，郎谈图最后成图于 1690 年，其

原图当是清方谈判代表带到尼布楚会议上去的地图，笔者赞同此说”④［17］。细究这段译

文，可以发现不少问题。第一，吉田原文没有将绘图时间推定为“郎谈图最后成图于 1690
年”之说，吉田金一日文原文应该是“成图于 1690 年左右”，而不是“郎谈图最后成图于

1690 年”。此外，“其原图当是清方谈判代表带到尼布楚会议上去的地图”，这里的“原

图”指的是什么图? 刘远图的文字很容易将郎谈图，即《吉林九河图》理解成带到尼布楚

会议上去的原图。这也就误导了后来不明真相的学者，都误以为在尼布楚谈判会议上使

用的地图就是《吉林九河图》。
另外，刘远图在其随后的专著中，指出“目前，流传下来能够直接反映中俄尼布楚划

界谈判的地图———郎谈《吉林九河图》，也是如此绘示”［18］。从前言的写作年代来看，刘

远图 1990 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另外，同书中也明确指出“中方代表使用的是郎谈

地图”⑤的结论，显然此处刘远图误以为《尼布楚条约》会谈中中方代表使用的就是郎谈地

图( 即《吉林九河图》) 。这与吉田金一最初指出的“清使携有大幅地图，该图当即《吉林

九河图》的祖本”的观点相去甚远。另外，有关边界立碑问题，吉田金一也有详细论述，后

①

②

③

④

⑤

原文如此: 清使所用的地图必是《吉林九河图》所依据的祖本( ［13］，78 页) 。
吉田金一利用了《托马斯图》、《罗振玉旧藏图》、《一六七三年的西伯利亚图》、《斯巴伐利图》、《一六八七年

的西伯利亚图》、《贝顿图》、《培德林的阿穆尔图》、《测量署阿穆尔河流图》、杜赫德《中华帝国志附图( 局

部) 》等多幅地图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
加藤直人，石桥崇雄协助解读了满文地名，加藤直人书写了满文。参看图下备考。
在文献［15］中刘将《吉林九河图》简称为《郎谈图》。
其原文如此写道“前已指出，中方代表使用的是郎谈地图，此图长期不为世人所知，1980 年才由日本学者吉

田金一先生在台北发现临摹公布于世”( ［18］，86 页) 。显然作者刘远图断定《吉林九河图》即为尼布楚谈判

中方代表使用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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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笔者也专门写文章探讨过界碑问题，此处不再赘述①。
此后，许多研究者确信《吉林九河图》就是在尼布楚谈判会谈中使用的地图。这个以

讹传讹的“结论”，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直到现在，这个误解大有“误导”成正论的

趋势②。
吉田金一在后来的研究中，其观点也略有修正和补充。譬如对于《吉林九河图》右下

角的汉文“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年代，吉田金一表示这不是绘制年代，因其年代与耶稣

会士实测地图相当，推测可能是作为提供资料的日期( ［7］，56 页) 。对于图名，吉田金一

提示《尼布楚条约》以前的地图称之为《郎谈地图》，补充诺斯山( noosa alin) 之后的地图，

即《吉林九河图》称之为《郎谈新地图》，以示区别两者( ［7］，57 页) 。吉田金一并指出，

《吉林九河图》即为《郎谈新地图》，与在尼布楚条约会谈当中使用的地图关系密切( ［7］，

60 页) ③。也就是说，吉田最终并没有断定尼布楚条约会谈过程中清朝方面使用的地图就

是《吉林九河图》，只是指出它与尼布楚条约会谈密切相关。所以，尼布楚条约谈判中使

用《吉林九河图》的说法，应该予以纠正。
此外，薛虹指出“吉田金一推测此图所绘的是 1690 年的状况，……可能是谈判过程中

清方的代表据以划界用过的，其后又补了 1690 年执行条约的情况，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可

信的，表示同意吉田的结论”。④［23］ 除此之外，刘远图参考吉田金一论文，亦表示同意吉田

的观点。( ［18］，65-68 页) 同样，海野一隆也指出《吉林九河图》是在康熙二十八年

( 1689) 中俄尼布楚条约和谈会议之际使用的地图的改订本［25］，这些全部符合吉田的

论点。
与此相反，松浦茂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资料，详细论述了尼布楚条约

签订之后，清朝进行国境调查的经过的事实，对吉田金一的相关论点提出了疑问。松浦茂

指出《吉林九河图》反映的是康熙二十九年( 1690 ) 清朝对黑龙江北岸地方进行实地调查

的结果，吉田所说的尼布楚谈判会议之际，清朝方面使用了《吉林九河图》的原图的结论

是无法成立的( ［15］，106 页) ⑤。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记载的实地调查的相关文

①

②

③

④

⑤

吉田金一有关立碑问题详述内容，参看文献［6］，294-311 页。有关界碑图的问题，参看文献［12］。
此一误解还在持续当中，文献［19］直接断言“在清廷官员参加谈判所携带的地图( 即郎谈的《吉林九河图》)

上……”。此外，文献［20］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一节中提到“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期间，清廷代表曾

随身携带过一张地图( 即《吉林九河图》) 以资考证”。文献［21］也认为是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使用的地

图。除此之外，文献［22］指出:“《九路图》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巡边———‘九路’巡边活动的绘图成果，成

图于康熙二十九年，系郎谈等 11 位将领在奉旨统率九路官兵巡查《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中俄边界过程中绘

制的巡边图。”吴雪娟所称《九路图》，即为吉田金一研究的《吉林九河图》。这显然是误解了《吉林九河图》。
吉田金一在他写的回顾发现并研究《吉林九河图》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 ( 上略) 在这篇论文中，我得出的

结论是: 这幅地图是 1689 年尼布楚谈判会议之际，清朝方面的全权大臣之一郎谈绘制，其成立过程可以说是

在这次会议上使用的地图上，第二年 1690 年增补了西伯利亚等部分。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异议。
( ［7］，236 页)

后收入文献［24］。
注 2 指出“吉田氏推测，清朝持有比郎谈地图还要早的原图，曾在尼布楚谈判会议中使用过这幅原图。但是，

现已解明康熙二十九年调查国境的事实，这个说法已无法成立。参看《关于中俄边界的各种问题》( ロシア

と中国の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 ，第 56-57 页。”否定了吉田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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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记载的地名与《吉林九河图》地名相似等情况来看，松浦茂的推论看起来似乎颇有道

理①。但仍然有很多疑问，那就是吉田金一征引大量资料讨论的尼布楚谈判会议，清朝使

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地图? 真的与《吉林九河图》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吉田金一从正面

追究的问题，松浦茂都没有从正面探讨和回答。而松浦茂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多问题值得

商榷，特别是《吉林九河图》反映的大部分内容，虽然与康熙二十九年档案记载巡察黑龙

江北部地区的地名相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一年绘制而成。忽略《吉林九河图》绘制

特征，即满文图名与汉字年代，以及地名标记的不同等问题，还有至关重要的西伯利亚里

雅那江等地的地理知识，是无法全面解读这幅满文舆图的。其实，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吉

林九河图》另有故事，有关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论述。
2005 年，美国学者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在论及中国—俄罗斯边界问题时，在他的

书上也附有《吉林九河图》彩色图( 局部，缺左、右、下部分) 。他仅限于说明《吉林九河

图》河流和村落用满文贴笺记载，并附带说明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使用这幅

图［16］。这实属误解了该图绘制的历史背景。正如《吉林九河图》的发现者吉田金一最初

推测的一样，这幅满文舆图存有原图。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口外九大人图》②。
2007 年，笔者在解读《口外九大人图》原图满文地名时，发现其内容与《吉林九河图》大致

相似，终使迄今为止关于《吉林九河图》的许多疑点迎刃而解③。《吉林九河图》并非在签

订《尼布楚条约》之前绘制而成，而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在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巡

察黑龙江南北各地形成的《口外九大人图》的基础上，经康熙四十九年按照该图重新进行

地名调查后，于康熙五十年( 1711) 十二月十三日绘制而成。

2 《吉林九河图》的原图乃是《口外九大人图》

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六月二十五日，参加九路实地巡察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郎谈( 又

作郎潭、郎坦) 送到北京“乌拉宁古塔口外大小图，五张”，这正是当时郎谈等人以巡察为

基础绘制的一部分地图④。
吉田金一推定《吉林九河图》于康熙二十九年绘制而成( ［13］，33 页) 。对图右下的

汉字题记“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认为是内府收藏这幅地图的日期。
吉田利用这幅地图与《尼布楚条约》和当时其他的古地图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许多新

的见解。此外，吉田又重申自己的观点———该图描绘的是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后半期的

状况。此外，他还进一步推定“不仅是阿尔巴津附近，还绘有勒拿河( 即里雅那江) 等水

①

②

③

④

松浦茂对《吉林九河图》如此推定“《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的郎谈制作的地图特征同吉田发现的地图有

共通之处，两者为同一物件。地图的右下留下的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期同地图制作没有关系。郎谈制

作的地图，此后寄达宁古塔将军处，此日期为其后写的东西”。参看文献( ［15］，99 页，后收入文献［26］，英

译文参看文献［27］，内容与日文观点一致。
笔者有幸这一年受邀参加数位内容整合与合作计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舆图类文献数位计划( 2007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 协助解读满文舆图工作时发现《口外九大人图》为《吉林九河图》祖本。
有关《吉林九河图》的祖本为《口外九大人图》的问题，参看文献［28］。
文献［29］记载: 康熙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郎谈交来乌拉宁古塔口外大小图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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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以，这幅将拿到会议( 即尼布楚谈判会议) 上的地图，于 1690 年补订而成”，进一步

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对图右下的汉字题记“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提出“内

府收藏、转写等日期”一说，也就是对这一年代又补充提出“转写日期”的可能性。
1997 年，松浦茂利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和《吉林九河图》等史料，将视点集中在

调查黑龙江左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吉田的研究结果:“大体上可以说是正

确的，但是绘制年代还留有疑问，不能就此展开讨论”( ［15］，98 页; ［26-27］) ，其焦点主

要集中在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对九路调查黑龙江北岸的事情进行详细说

明。但是，松浦茂也断定，《吉林九河图》的右下角的汉字题记“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这

一日期，和地图的绘制年代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利用同一幅舆图，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吉林九河

图》( 以下简称“郎谈图”) 绘制于康熙二十九年的一致结论。另外，对于图右下角的汉字

年代问题，则出现了吉田的“内府收藏、转写”和松浦茂的“与地图绘制无关”两种观点。
坦率地说，以上两种观点还是略有疑问。首先，郎谈图的地名以及河流标记，是采用

两种地名表现方式绘制而成，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写在地图方框

内的地名，二是以红色和淡黄色贴签粘贴地名文字，这两种不同的标注方式，说明有不同

的表现意图。笔者在阅读满文档案时，发现红色和淡黄色贴签地名，是康熙四十九年

( 1710) 重新调查黑龙江南北地名之际，经过再次调查核实，以此为据，在贴签上书写增补

的地名。笔者如此推定的一个主因是，郎谈绘制的原图并非是《吉林九河图》，而是现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口外九大人图》( 平图 021577) ，这幅图才是郎谈图的原图。
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四十九年的档册记载，这一年为编纂《大清一统志》，

将《原任内大臣郎谈等人绘制带来的九路图》和《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有关的文书

和地图送到黑龙江将军处，以这些为依据，重新进行了新的地名河流的地理调查。其结果

是，在重新摹绘康熙二十九年的《原任内大臣郎谈等人绘制带来的九路图》之上，将康熙

四十九年重新调查到的新的地名写在黄色和淡黄色的贴签上( 共有 24 个贴签，其中四个

明显呈淡红色，其余为淡黄色，详情参看附录表 2) ，粘贴在摹绘的地图上，如此绘制而成

的地图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的《吉林九河图》。所以，《吉林九河图》上书写的“五

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可以看作是原图摹绘后，重新贴签新增地名的年代。此外，在《吉林

九河图》左下角用满文写的“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 原任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带来九路图) 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康熙四十九年的档册

中首次出现的地图名称，这一图名明确告诉了我们《吉林九河图》摹绘的原图由来就是

《原任内大臣郎谈等人绘制带来的九路图》。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绘制的舆图资料，当时一般都与满文奏折一同上报，所以，可以

推断当时的舆图是与文书一同奏报的，舆图上没有标注图名和年代等，因为图名和绘制年

代等信息，在文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而后来重新摹绘的舆图，基本上都在图上写明图名和

年代。笔者发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乌喇等处地方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黑龙

江图》同属一图，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乌喇等处地方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黑龙江图》虽是分

藏两地的同一舆图，但也略有不同。《黑龙江图》左上注有满文“gūsai ejen bihe ba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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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ufi gajiha nirugan”( 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 ，即为该图名称，图纸背左下注有汉字

“原任都统巴海画来图，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证明该图以《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
原图为基础绘制的一幅重绘图，图内注明的年代恰好与另外一幅满文地图“《原任都统郎

谈等人绘制带来图》”( 即《吉林九河图》) 的汉文年代“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相符，说明

这《黑龙江图》与《吉林九河图》属同一年重绘而成。这些重绘图在绘制后，均补写了图名

和重绘年代。康熙四十九年调查该地区之后，重新发现了一些新的河流名称①。《吉林九

河图》就是把康熙四十九年调查的新的地名，按贴签的方式，粘贴在图上，而原图《口外九

大人图》上的原贴签地名，在《吉林九河图》中就按照贴签的形状，画一方框，满文地名就

写在方框内。
目前，从中外古地图目录来看，有不少古地图，图名冠以“口外”字样。譬如，在台北

维新书局于 1972 年刊印的《内阁大库书档旧目 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中，我们可以看到

以“口外”为图名的舆图信息。据该书《内阁书档旧目》目十二，大库书档，数字号，图画中

记载有“口外五路总图 二十五张”、“口外地图 二十一张”。此外，同书的目十六又载

“口外地图 原二十一张今二十张”。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内阁大库的数字号，图画柜子

中已收有多幅“口外”地图。以上图目中的“口外五路总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数

量不是 25 张，目前只存 4 幅。我们要介绍的《口外九大人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存

箱目录》图十六箱中记载:

《口外 九 大 人 图》一 幅，清 代 满 汉 文 纸 本 彩 图，169 × 233 公 分，北 平，平

图 021577②

图后注记“北平”，说明原先在“北平”时期就已整理编入目录。民国时期，王庸编《国立北

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 十九) 满洲部

分记载:

( 一六八) 口外九大人图 仝右( 青绿画，满文，纸本) 。此二图下一七四号口外各路

图六帧之二。上列乌喇等处地方图两帧之一，背面字条有“郎坦送来九大人图”字

样，当即此口外九大人图也。
这说明王庸目录已指出《乌喇等处地方图》两帧之一的背面字条注有“郎坦送来九大人

图”字样，乃指《口外九大人图》。王庸目录中注记云:

( 一六五) 《乌喇等处地方图》二帧，青绿画，满文，纸本。二帧图画不同，似非出一人

手。旧目“称康熙三十二年画本”地名以红签注满文。一帧之背，贴有一白纸字条云

“《郎坦送来九大人图》一幅，库内取来《乌喇等处图》一幅，《纂修满丕画来图》一幅，

三幅共包一处。”《九大人图》为本目中《口外各路满文图》六帧之一。满丕所画，不知

何图。惟库内之《乌喇图》只称一幅，不知是否以两帧为一幅，抑两帧之一，来自库内

而其一即满丕所画。因在该字条之上方，又记有“纂修满丕出差画来舆图”字样也。
至于此字条之来源，殆亦一统志馆所写贴。

①

②

历来中外学者误解《吉林九河图》的问题，参看文献［28］，212-213 页。
这份目录上也有一份以“口外”命名的地图，即“口外各路图一幅，清代满文绢本彩图，173 × 288 公分，北平，

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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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注记说明《乌喇等处地方图》两帧，因画风完全不同，王庸推定非出一人之手。其中

一帧背面贴有白纸注有“郎坦送来九大人图”字样，说明注有汉文字样。背面贴注“郎坦

送来九大人图”的地图《乌喇等处地方图》，应该也是与《口外九大人图》和《吉林九河图》
相关的一幅地图，而且，只有《吉林九河图》用满文标注了“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原任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带来九路图) 。从王庸目录的

注记来看，应视作《吉林九河图》的一种类型，其原图目前所在不明，有待继续查考。
郎坦( langtan，1634—1695 ) ，汉 文 又 作 郎 谈、郎 潭，满 洲 正 白 旗 人，康 熙 二 十 一 年

( 1682) 开始同彭春一同到黑龙江周边的达斡尔、索伦地方，侦查俄罗斯情形，开始着手处

理尼布楚边界的中俄问题。同年十二月上书康熙皇帝，献计攻打平定雅克萨周边地区，攻

占雅克萨城。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升任左翼前锋统领，是年七月奉旨前往宁古塔商议抗

击俄罗斯事宜。康熙二十四年( 1685) 授予监军副都统之职，直到康熙二十八( 1689 ) 、二
十九年( 1690) 三月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活动，其后也负责视察边界，绘制黑龙江

流域的地图工作，康熙三十四年( 1695 ) 故去，年六十二岁。［30-31］ 可以说郎坦熟知东北各

地地理状况。据《天下舆图总折》( 抄本) 记载，康熙三十一年( 1692 ) 郎坦曾交来 5 张

地图:

康熙参拾壹年陆月贰拾伍日，郎潭交来《乌拉宁古塔口外大小图》伍张。
〔康熙参拾捌年贰月初贰日奉旨交来《口外图》贰张，一张自京城至宁夏，由边内

边外道路图。一张自京城至答因达巴汗昂噶图。〕
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有关《口外九大人图》有不少记载，其名称略有不同，均指同一幅舆

图。我们来看看康熙四十九年( 1710) 满文档案记载的图名:

( 1)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baicafi gajiha nirugan( 《原任内大臣郎谈调查送来

之图》) ;

( 2)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nirugan( 《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写送来

图》) ;

( 3) langtan sei nirugan( 《郎谈等图》) ;

( 4)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郎谈等绘制送来九路之图》) ;

( 5) amban bihe langtan i baica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原任内大臣郎谈调查九路

图》) ;

( 6) uyun jugūn i nirugan ( 《九路之图》) ;

( 7)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 uyun jugūn i nirugan( 《原任内大臣

郎谈等绘写送来九路图》) 。
满文档案记载的地名信息与《口外九大人图》、《吉林九河图》比较后得知，可以知道档案

记载的地名信息和两幅满文地图的地名信息基本一致，反映了康熙年间调查黑龙江南北

各地的地理情形，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绘制而成的两幅地图( 附录表 2) 。
《口外九大人图》地名用黄签满文贴写，可以说是一巨幅地图。康熙年间绘制，以黄

蓝色为主调。图上注有满文“dergi( 东) ”，图下为“julergi( 南) ”( 《吉林九河图》方位词共

有 dergi 东、wargi 西、julergi 南、amargi 北) ，没有图名，亦无绘制年代。
《吉林九河图》左下自下而上，注有满文“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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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ūn i nirugan”( 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后带来图) ，图右下注有汉字“五十年十二月十三

日”等字样，这些《吉林九河图》的注记显然说明它乃是临摹了《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后带

来图》( 即《口外九大人图》) ，而绘制摹写年代是“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口外九大人图》的地名书写方式，明显和《吉林九河图》的不同。《吉林九河图》为了表

示新调查地名，使用了赭红色贴签。而这些赭红色贴签新查到的地名，在《口外九大人图》
上均没有记载。也就是说所谓《口外九大人图》，就是《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后带来图》的原

图，《吉林九河图》是在《口外九大人图》的基础上贴签增入重新调查的地名摹绘而成。
可以说《吉林九河图》的地名书写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原有的地名，直接用满文书

写于墨线框内，一种是重新调查的地名，用贴签方式。具体是《吉林九河图》的地名书写

方式是直接用满文书写在墨线框内，满文大部分横写，左右排列，有个别上下竖写，上下排

列。横倒 Y 字形山脉画法，两图亦各有不同。《吉林九河图》着色浅淡，《口外九大人图》
所有地名均用黄色贴签上书写满文，满文签条字上下排列。《口外九大人图》着色深蓝，Y
字形山脉伸入海中。另外这两幅地图的河流以及海洋的画风亦有所不同。《吉林九河

图》河流海洋有波线而无浪花线，而《口外九大人图》河流海洋明显浪花四溅，两图山脉森

林的画法亦不尽相同，《吉林九河图》山脉形状画法简略，森林只用单线描绘，而《口外九

大人图》山脉画成接近山水画风格，森林也是连绵葱郁，这是两幅舆图在绘图风格上的不

同之处。
总之，《口外九大人图》是后人在整理过程中命名的图名。所以，至今为止对《吉林九河

图》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利用零碎的资料为基础，而且是在反复误解的基础上出现的问题

之作。许多问题的探讨才刚刚开始，有必要将来继续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比较和深入探讨。

图 2 《口外九大人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67cm × 233. 5cm，据《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 上册) ，故宫博物院，2018 年，236-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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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雅那江原系我疆界，以此为界何如?”

1632 年，俄罗斯人在里雅那江( 即勒拿河) 畔修筑了雅库次克堡。此后，他们以此为

据点进入黑龙江。1643 年瓦西里·波雅尔科夫从雅库次克出发到阿尔丹河河口，然后到

达黑龙江，1646 年返回雅库次克①。1649 年春天，哈巴罗夫沿着勒拿河到奥廖克马河

( Алекма-река) 河口，然后翻山越岭，1650 年秋天到达黑龙江。当时他们都以里雅那江的

雅库次克为据点，前来探查黑龙江周边地区。
我们通过俄文资料，可以了解到 1674 年左右，俄罗斯人已探明前往黑龙江的两条路

线，一是从雅库次克寨( Якуцкого острогу) 到奥廖克马河、里雅那江( Лену реку) ，再从奥

廖克马河乘船到图古尔河( реки Тугура) ，再从图古尔河到纽克齐亚河( Нюгзю-реку) 就

可以抵达阿穆尔大河地区。第二条路也是从雅库次克寨乘船，沿着里雅那江走一昼夜到

达阿尔丹河，逆流而上，抵达通向雅库次克寨的顿托尔河( Тонтора реки) ，再溯流而上即

可抵达卡蒂姆河( Катыма-реки) ，然后由陆路走五天即可到结雅河( Зеи-реки) 。在此造

船顺结雅河而下即可到达阿穆尔大河。第二条路近而方便，结雅河沿途有许多农耕的通

古斯人和达斡尔人，他们不是军人，拥有更多的食物和牲畜。②［33］ 说明这个时期，俄罗斯

人以里雅那江的雅库次克寨为基地，掌握了乘船或陆路到达黑龙江周边的行走路线。也

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描绘里雅那江等河流的《西伯利亚地图》。在俄罗斯地图史上，现存最

早的西伯利亚全图，是 1667 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 即果都诺夫图) ③。正是这一时期

的《西伯利亚地图( четеж сибири) 》，也直接开始传入中国，并被译为汉文或满文等，其内

容绘入中国现存康熙时期的满文、汉文舆图欧亚东北部的舆图之中。当然，汉文绘制的中

国舆图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西伯利亚舆图中的中国地理部分。福克司以来，就有人提

出过满文舆图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图影响的问题［35］，船越昭生也专门探讨过康熙时期

西伯利亚地图问题［5］。这些论作中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也有深远的意义④。
在中俄尼布楚谈判过程中，曾有讨论过以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里雅那江分界地的问题。

这给我们进一步的讨论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确实有资料证明清廷在谈判当中，提出过

以里雅那江划分国界的问题。据《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郎谈传》载:

( 康熙二十八年) 七月初四日，罗刹( 即俄罗斯) 使臣费咬多罗等至尼布抽城，约以初

八日相见讲地界。去我营五里许，去彼城亦五里许，设帷幕见焉。是日，大臣尽衣礼

服，从官尽锦衣佩刀相从。既相见，语其使曰: 里雅那江原系我疆界，以此为界何如?

费咬多罗不从。次日议，又不成盟。第三日，郎谈见费咬多罗语意不逊，乃密向诸大

臣曰: 临行时，有密旨令相机而动。今观罗刹非以兵威勒之不可。今夜我潜率八旗与

宁古塔劲兵渡江，设伏于其城近林谷中。天明，诸公试往讲之，从则已，设再不从，以

①

②

③

④

中译文参看文献［32］。
中译文参见文献［34］。
这幅地图的复制图收入列麦佐夫的地图册中。
有关西伯利亚古地图研究，参看文献［36］( 中译文参看文献［37］) 、［38-3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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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威惧之，事可济也。是夜天未明，兵尽渡，伏于林间。侵晨，诸大臣仍至幕所，讲至

日中，犹不从。郎谈因将上赐八龙纛，给八旗护军等执之，督众旌旗于周林谷中出入，

以张声势。罗刹等大惧，始乞盟。遂与费咬多罗歃血盟于城下。自厄里谷纳河口以

上，至黑龙江北岸，自格尔必齐河以上，至兴安岭以抵海，定疆界而还。①

这一记载，说明了尼布楚谈判过程中的剑拔弩张之势，清廷对俄罗斯通过软硬兼施的方

法，最终利用武力震服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的事实。笔者在这里暂且不讨论《尼

布楚条约》谈判的具体问题，我们主要是对清廷方面提出的“里雅那江原系我疆界，以此

为界何如?”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这表明郎谈等人掌握到当时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的雅

库次克以及里雅那江( 即勒拿河) 的地理知识。那么他们为何要称“里雅那江”而不是“勒

拿河”“原系我疆界”呢? 清廷方面的西伯利亚地理知识究竟来自何处? 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六日，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定界会议的议政大臣索额图咨文理藩院的文书中确实

有勒拿河，原文如下:

议政大臣领侍卫大臣索额图等咨行理藩院，为会议定界事。本大臣等本年七月二十

四日，与俄罗斯国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会议议定: 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格

尔毕齐河及由南流入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沿格尔毕齐河向北，即黑龙江、勒拿河两江

之间不毛之大兴安岭至海，所有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均为我属，已立界。额尔古纳河

之南岸属我，北岸属俄罗斯国，拆毁雅克萨城，将俄罗斯国人员移至尼布楚，将于额尔

古纳河南岸，墨里勒克所筑俄罗斯人之庐舍、木栅城，俱行拆毁，筑于额尔古讷河北

岸。盟誓已定。格尔必齐河，距黑龙江城二千余里，距尼布楚城近五百里。②

上引“黑龙江、勒拿河两江之间不毛之大兴安岭至海，所有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均为我属，

已立界”。这一议定事宜，最终没有写进《尼布楚条约》内。我们暂且不论勒拿河为何最

终未能写进《尼布楚条约》条文内，究竟隐含着什么意义的问题。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

前，清廷掌握了勒拿河( 即里雅那江) 这一地区的地理知识，这一点应该属实，显然也拥有

这一带的地图。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吉林九河图》中的里雅那江为中心的西伯利亚地名问题。以

往的研究，多趋向关注《尼布楚条约》中涉及到的地名问题，但都忽略了里雅那江周边的

西伯利亚地理知识问题。有关里雅那江和清廷之间的关系，俄文资料有一些零星记载，在

给伊兹勃兰特的训令中如此记载:

……1690 年中国曾派几名军事长官从阿穆尔河经勒拿河( лену-рику) 到达雅库次克

( якутску) ，其用意何在，是准备打仗，还是为了招抚纳实物税的异族人;……［42］③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勒拿河，即为里雅那江，雅库次克，即为《吉林九河图》中的 liyana ho-
ton( 里雅那城) 。1690 年从阿穆尔河经勒拿河到达雅库次克的清廷军事长官，是否是指

①

②

③

圆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原文译自满文俄罗斯档，参看文献［40］。也有人曾经指出里雅那江( 即勒拿河) 为界的问题，最近文献［41］
指出“中方提出的第一个划界方案，是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双方又展开了激烈交锋。然而，由

于索额图等缺乏外交经验，在第二天谈判时，一下就从勒拿河退到额尔古纳河为界，作出重大让步”。但是，

该书没有注明“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的具体资料。
中译文参看文献［43］。地名俄文由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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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谈等人的九路巡察队? 当时越过黑龙江往北巡察的清廷官兵除了这一年的巡察之外，

没有派出其他军队的记录，如果是指郎谈等人的巡察队伍，那么当时郎谈等人是否到过勒

拿河流域，这还需要进一步考究。此外，当时清廷发往涅尔琴斯克( 即尼布楚城) 的信中

记载如下:

第二封信的内容是要求通知他定于何时何地与戈洛文大使在此会谈，确定邻近勒拿

河诸地边界，由于中国军队已奉派开赴该地，故俄国纳实物税者最好不要到那里去

狩猎。［42-43］

我们还看不到中国方面的有关记载，如果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也派人到勒拿河诸地边

界，那么我们理解《吉林九河图》的里雅那江流域就比较容易，因为清廷实际上就是在
1690 年派出九路巡察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军队。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满汉档

案。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有一张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亚洲西北河流图》的汉文地

图，通过比较，发现译自俄文《西伯利亚地图》( 1673) 的北部( 图 3) 。

图 3 《西伯利亚地图》

〔1673 年，93cm × 70cm，黑框为笔者所画，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藏( РГВИА) 。采自文献［44］〕

《西伯利 亚 地 图》( 图 3 ) 是 1676 年 准 备 给 派 到 北 京 的 俄 罗 斯 使 节 斯 帕 法 里
( Спафари) 的地图，所以，西伯利亚东部的记载比较详细①［45］。图 3 中的黑框部分，即为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汉文《亚洲西北河流图》( 疑图名为后人拟定) 绘制范围，从所阅原图

的保存状况来看，应该还有其他部分，有待今后继续查考。具体汉文舆图和俄文的地名比

① 巴德利指出: 斯帕法里携带并经常使用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编绘的《中国地图册》，见文献［36］( 中译文

见文献［37］) 。有关这一点已由文献［33］( 170 页) 指出过，中译文见文献［34］，8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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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参看附录表 1。这张汉文《西伯利亚地图》的发现，证明了 1676 年斯帕法里带到北京的

《西伯利亚地图》被译成汉文的事实。此外，这幅俄文的《西伯利亚地图》传入中国之后，

被清廷按照中国山水画的风格，绘制了一张汉文《西伯利亚地图》( 康熙时期，彩色，纸

本) 。虽然目前留下的只是该图的局部内容，但足以证明中俄两国在康熙十五年( 1676 )

左右相互交流过地图资料的事实。汉文《亚洲西北河流图》的具体特征如下:

图 4 《亚洲西北河流图》

〔66cm × 9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据《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 上册) ，故宫博物院，2018 年，22-23 页〕

尺幅纵 66cm，横 97cm，汉文书写所有地名，大部分城名均依照俄文地名后附加“城”
字而成。据考此图大部分地名都是将俄文《西伯利亚地图( чертеж сибири》( 1673 年) 的

中部地区译写而成，原俄文图未绘山脉等形式，汉文图在绘制过程中融入了中国舆图绘制

的方法，从湖泊、波浪的表现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①。《亚洲西北河流图》
亦是俄文地图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也是中俄在地图方面交流的重要见证。该图绘制范围，

东起拜哈尓湖( 贝加尔湖) ，西到图喇河，南至庆安大岗( 兴安大岭，即兴安岭) ，北到苏尔

古思郭湖。全图用汉字直接写在图上，除了河流、河源名称之外，还有城名( 包括木城) ，

以及个别河流地名解说。譬如，在以西木里河上源，注有“此间有三十三道小河流入此

河”、“自多薄尓思郭城至达布大河尽处登陆向西至阿罗斯国没斯个洼城”等字样。湖泊

包括( 自东向西) “拜哈尓湖、以烈湖、达思湖、阿尓古木湖、阿尓腾湖、烈世思哥湖、苏尔古

思郭湖、书尓湖、牙三湖”，共绘有二十六城，城形均绘为双重正方形。绘制特点为湖泊波

浪用网状曲线表示，高山为深蓝色，南部之庆安大岗重峦叠嶂，连绵一体，北部海洋波浪用

① 俄文原图参见文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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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显示，平地呈绿色。无草木树林等形状。全图主要以山脉、河流、湖泊、海洋、城名为

主绘制而成。《亚洲西北河流图》何时绘制而成，从地名的汉字用法来看，康熙时期翻译

的可能性较大，其具体绘制年代，有待今后继续查考①。

图 5 《西伯利亚地图》( 1673) ( 里雅那江周边局部图)

通过图 6，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图 b 和图 f，也就是最早的《西伯利亚地图》( 1667
年，即果都诺夫图) 和满文《罗振玉旧藏地图》中的里雅那江，其形状与表现方式较为

相近。
而图 a 和图 e 中，里雅那江水系较为简单，且两图中，均将里雅那城绘写在河西，也就

是说《吉林九河图》中的里雅那江部分和《西伯利亚地图》( 1673 ) 比较相似，通过比较两

者中关于里雅那江周边区域的绘法，我们可以发现，《吉林九河图》的里雅那江的绘制方

法与《西伯利亚地图》( 1673) 有相似之处。而这幅 1673 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是俄

罗斯为了遣使清廷准备的俄文地图，全称《中国以及到尼勘帝国的全西伯利亚地图》。原

图已经散佚，现在只有抄本( ［2］，70-72 页) 。当然，俄罗斯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究竟以何

种方式传入清廷，这也是今后要继续查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吉林九河图》中里雅那江一带的地理知识，与同一时期的俄罗斯绘制的西伯

利亚古地图有众多相似之处，《吉林九河图》的西伯利亚地理知识受到同一时期俄文西伯

利亚地图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这些影响，在后来的其他满汉文地图上也留下了不少痕

迹。譬如《异域录舆图》中将里雅那江记为“jorke bira 朱儿克河”，该河入海处有注记“ya-

① 承志解读日记，2009 年 12 月 21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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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吉林九河图》与其他西伯利亚地图比较

〔a 《西伯利亚地图》( 1673) ; b 《果都诺夫图》( 1667) ; c 《异域录地图》( 1723) ; d 《托马斯图》( 1690) ;

e 《吉林九河图》( 原图 1690，1711 重绘) ; f 《东北亚地图》( 满文，1673—1676?) 〕

kut( 牙库特 此处产貂及螇鼠①) ”，此朱儿克河，从图上的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里雅那

江②，但是不知道图理琛绘制的《异域录舆图》依据何种资料记载勒拿河为朱儿克河，待

考。螇鼠是指猛犸象③［50］。这些地理地名的记载都反映了西伯利亚古地图地理知识的

传播与交流。
最后，我们谈谈 noosa alin( 诺斯山) 的问题，《吉林九河图》黑龙江东北部突入海中的

半岛状的山上注有“noosa alin”，即诺斯或诺萨山，“noosa”源于俄文的“nos”，意为鼻子、
事物的尖端、岬。对这一地区的这种绘制方法，我们在图 6d《托马斯图》( 1690) 中也能看

到，有 Y 字形状的分歧点以北的部分突入东部海中，并在托马斯图的这个突入东部海中

的一角，旁注有“从这个突出可以确认北美的存在，或阿尼安海峡的存在”。此外，1678 年

绘制的斯帕法里的地图上可以确认到从贝加尔湖东岸向东、偏北有一山脉走向突入东部

①

②

③

满文《ba na i nirugan 异域录舆图》中没有“此处产貂及螇鼠”的注记。
有关《异域录》的先前研究，参看文献［47-48］。船越昭生也将朱儿克河拟定为勒拿河，参看文献［49］。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甲申) 云: “北方苦寒之处，结冰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渊鉴类函》有

云: 磎鼠有重至万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黄耳。此皆与古书相符者也。”这一内容后来

亦编入《大清圣祖实录》卷 267，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乙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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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被图边切断。据研究，斯帕法里的图受到初期西伯利亚地图的影响。船越昭生研究

指出 1676—1677 年斯帕法里在北京与耶稣会士接触，此时“耶稣会士地图”落入斯帕法

里手中，此“耶稣会士地图”的黑龙江东北部绘有突入东部海中的山岬。1678 年，斯帕法

里亲自将这个突入海里的山岬绘入图中( ［5］，204-207 页) 。船越昭生最后进一步指出

“耶稣会士地图”应该是南怀仁绘制或在他的指示下绘制而成( ［5］，214 页) 。有关《吉林

九河图》上 noosa alin 的记载，吉田金一指出: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时中国方面持有的“我

方一大人持有一张大图”来看，该图上没有描绘 noosa alin，推定在其地图上，( 尼布楚条约

谈判) 会议后的 1690 年左右，补充了 noosa alin 的图，就是这幅《吉林九河图》( ［7］，57
页) 。但是，正如上述所说，《吉林九河图》是《口外九大人图》的重绘图，并不是原图，所

以，吉田金一的推定，还有必要重新探讨。
在《异域录舆图》中记有“nos hada”( 参看图 7 右上满文画圈处) 或“讷斯哈达”( 参看

图 7 右上画圈处) ，“哈达”意即山峰，即讷斯山峰。但是，《异域录舆图》画为内陆山峰，没

有画成凸出于海中的山岬( 参见图 6c 及图 7) 。这里出现的“nos hada”( 讷斯哈达) ，就是

《口外九大人图》和《吉林九河图》中的“noosa alin”。

图 7 《异域录》( 1723) 里雅那江( 朱儿克河) 及诺斯哈达( 讷斯哈达) 部分( 左汉文，右满文)

4 结 语

1627 年俄罗斯开始探险里雅那江流域，1632 年在里雅那江西营建雅库次克要塞，其

后继续侵入里雅那江东部。1640 年开始探险从里雅那江到贝加尔湖、黑龙江方面。1649
年，哈巴罗夫抵达黑龙江，开始经营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最终引起和中国的纷争，中俄于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1727 年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黑龙江流域以及贝加尔湖

以东地区的边界。
满文《口外九大人图》和《吉林九河图》的西伯利亚地理知识，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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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下，用清廷的国语———满文( manju hergen) 记载的一幅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比较

《口外九大人图》、《吉林九河图》和《皇舆全览图》的地名后，可以看出，1708 年到 1711 年

间，康熙帝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官员联合进行大地测绘、编制的《皇舆全览图》中的

东北部分地名，大部分与《口外九大人图》和《吉林九河图》一致。《口外九大人图》上记

载的 193 个地名，与《皇舆全览图》东北地区地图相比，共有 110 个地名记载相同。而后

来摹绘的《吉林九河图》上记载的 194 个地名，在《皇舆全览图》的《黑龙江口图》、《黑龙

江中图》和《黑龙江源图》中，共有 104 个地名记载相同。此外，《吉林九河图》标签上重新

增补的 24 个新地名，在《皇舆全览图》中的《黑龙江口图》、《黑龙江中图》和《黑龙江源

图》中也记载了 8 个。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找到绘制《皇舆全览图》东北部分地区参照《吉

林九河图》等系列地图的满文档案，但从绝大多数地名相同的结果来看，可以肯定两者有

密切的关联。作为原图的《口外九大人图》( 共有 193 个地名，其中包括 4 个贴签脱落无

法复原的地名) 有 174 个地名与《吉林九河图》相同，《吉林九河图》新增的 24 个地名，除

文献［13］imu bira、文献［14］silimdi bira 外，22 个地名均没有在《口外九大人图》上标注，

这正符合满文档案的记载:《吉林九河图》是参照原图《口外九大人图》，增补了 22 个重新

调查的地名( 附录表 2) 。可以说，这一时期绘制的满文地图的地理信息，为后来绘制《皇

舆全览图》的东北地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 8 《吉林九河图》摹绘图( 笔者摹绘，地名标号由笔者所加，与附录表 2 编号对应)

17 世纪中后期到 18 世纪初期为止，中国开始在黑龙江周边地区绘制满文地图，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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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也同时开始绘制西伯利亚各地地图。18 世纪前期，中国绘制完成《皇舆全 览 图》
( 1708—1717，包 括 全 国 图 和 分 省 图) 。1734 年，俄 罗 斯 出 版 了 基 里 洛 夫 ( И. К.
Кирилов) 负责绘制的《俄罗斯帝国全图》( Атлас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中俄两国测

绘大地的科学活动，掀开了欧亚大陆地图测绘史上新的一页。
总而言之，清代满文、汉文舆图资料的进一步公开，对于理解古代以来未知地区的东

北亚地理地形，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用满文这一帝国语言来具体展示这一地带的地理

知识，这不仅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地理信息，也为填补世界地理学史的空

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我想寻找到满文地图与俄罗斯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真正相遇

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附录

表 1 《亚洲西北河流图》与《西伯利亚地图》( 1673，Чертеж Сибири) 地名对照

编号 《亚洲西北河流图》 《西伯利亚地图》

1
自多薄尓思郭城至达布大河尽处登陆向西至阿罗斯国

没斯个洼城
×

2 锁巴齐哈河 Собачка

3 別列作父河 Бересов

4 达布大河 р. Тавда

5 图喇河 р. Тура

6 以邪题河 р. Исет

7 米牙思河 р. Мияс

8 多博尓河源 Река тобол

9 噶马河 р. Кама

10 罗达河 р. Лота

11 布尓海河 р. Бургай

12 牙木尓拉河 ×

13 洼海城 Ваха

14 多博尓河 Река табол

15 古尓丁哥河 р. Курдюмка

16 以尓特西河 река иртиш

17 別列作父城 Бересов

18 镇巴齐哈城 Собачка

19 马那思忒以思郭城 ×

20 阿布河 ×

21 萨马里付思邪郭城 ×

22 德木阳思郭城 Демьяскои

23 多薄尓思郭城 Град таболеск

24 西必尓哥河 р. Сибир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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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亚洲西北河流图》 《西伯利亚地图》

25 亦巴讷布思郭城 Ивановской

26 德宾达河 р. Тобенда

27 阿巴拉葛城 Абаламь

28 非新木思郭城 ишимской?

29 洼海城 Ваха?

30 以西木里河 ×

31 此间有三十三道小河流入此河 река Вишким，пали в нее 33 реки

32 达喇河 ×

33 达喇思郭城 ×

34 退河 р. Туй

35 古伦木城 Колема

36 里巴思郭城 ×

37 此五河总名谓之必喇尓巴河 ×

38 牙三湖 Озеро ясан

39 庆安大冈 р. шингал?

40 以尓特西河源 р. Иртишь

41 列世思哥湖 Озеро лежьсое

42 噶图那牙河 р. Катуня

43 阿尓腾湖 Озеро алтын

44 大汉河 р. Таган

45 阿布河源 Обь

46 多木河 р. Том

47 多木思郭城 Томской

48 戒得思郭城 Кецкой

49 那林木城 Нарьим

50 朱勒木河 р. Чюльим

51 洼哥河 р. Вах

52 苏尓古特城 Град сургут

53 书尓湖 Озеро шур

54 那得木河 Река надим

55 苏尔古思郭湖 Озеро сургутское

56 达思湖 Озеро тас

57 古思尼牙思郭城 Куснетцкой

58 科罗佛发牙河 р. Кровавая

59 阿邪多罗府哈河 р. Асетров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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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喇题喇哈河 р. Ратилиха

61 都鲁汉河 р. Турухан

62 莫思哥非也思哥城 острок московской

63 戒得河 р. Кеть

64 野尼邪牙河 р. Енисея

65 葛喇思讷牙思郭城 ×

66 阿噶河 р. Ока

67 以尓古得河 р. Иркут

68 阿尓古木湖 Озеро аркон

69 葛你哥河 р. кемник

70 齐代河 р. чидаи

71 以列湖 ×

72 塞冷额河 р. Селенга

73 塞冷额城 Селенгиской

74 拜哈尓湖 Байкал

75 以尓古忒思郭城 Иркуской

76 巴尓哈尓思郭城 Валаганской

77 布喇思郭城 Братской

78 野你邪思郭城 Енисейск

79 野洛哥河 р. Елегуй

80 都鲁汉思郭城① Городы бурханские

① 表 2 《口外九大人图》、《吉林九河图》、《皇舆全览图》等地名等信息对照 ②

编号 《口外九大人图》 《吉林九河图》 《乌喇图》 《皇舆全览图》②

1 × amargi amargi ×

2 noosa alin noosa alin × ×

3 liyana hoton liyana hoton × ×

4 liyana ula liyana ula × ×

5 × umaken bira × ×

6 udi bira udi bira × udi bira 无底河 4 / 427

①

②

都鲁汉思郭城，俄文作 городы бурханские，即部鲁汉思郭城，据俄文地名第一音节 бу( bu) ，由此可知，都字应

作部。
即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包括满文铜板图地名和汉文木板图地名。相关地名除了原版地图之外，还参考了

文献［51］的地名索引。但是，满文罗马字笔者采用了穆林德夫转写法，没有采用福克司 ô，＇s的转写法，以 š 代

替 ＇s，以 ū 代替 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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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ron bira toron bira toron bira toro bira 拖罗河 4 /120

8 cicakin bira cicakin bira cicakin bira cicakin bira 乞启琴河 3 /81

9 kilfi bira kilfi bira kilfi bira ×

10 uyeken uyeken bira uyeken alin ×

11 kebut alin kebut alin × kebut hada 可布特哈达 3 /140

12 girengg＇a bira girengge bira × ×

13 nelhesuhi bira nelhesuhi bira × nelhesuhi bira 挪儿和苏希河 4 /274

14 jingkiri sekiyen jingkiri sekiyen × jingkiri ula 锦衣里江 /锦衣里乌喇 4 /260，4 /277

15 argi bira argi bira × argi bira 阿儿即河 4 /307

16 elge bira elge bira × elge bira 二哥河 4 /157，4 /308

17 silimdi birai sekiyen silimdi birai sekiyen × silimdi bira 西里母的河

18 yang alin yang alin × yang alin 羊山 4 /425

19 deose alin deose alin × deose alin O 17 N52 4

20 elkire alin elkire alin × ×

21 wergi bira wergi bira weigi bira wergi bira 穵而即河 3 /65

22 asarni bira asarni bira asarni bira asarni bira 阿萨里河 3 /72

23 munike bira munike bira munike bira monike bira 磨尼可河 3 /73

24 tuhuru bira tuguru bira tuhuru bira tuhuru bira 兔乎鲁河 3 /101

25 cinggete alin cingketa alin × ×

26 figim bira figim bira × ×

27 tok bira tok bira × tok bira 拖呵河 4 /259

28 unen bira unen bira × unen bira 乌挪河 4 /309

29 olongki bira olongki bira × ×

30 hada ul bira hada ul bira hada ul bira hada ul bira 哈打五而河 3 /15

31 imilen bira imilen bira imile bira imile bira 厄米勒河 3 /74

32 lumakar hada lumakar hada × lumakar hada 鲁马喀拉哈达 3 /142

33 telimpe omo telimpe omo × ×

34 telimpe hoton telimpe hoton × ×

35 nioša bira niošan bira × ×

36 urkan bira urkan bira × urkan bira 乌拉喀河 4 /286

37 × taltišan alin × ×

38 ula bira ula bira × ×

39 henggun bira henggun bira henggun bira henggun bira 亨滚河 3 /82

40 ucargi bira ucargi bira × ×

41 elge bira elge bira × elge bira 二哥河 2 /56，4 /157，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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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口外九大人图》 《吉林九河图》 《乌喇图》 《皇舆全览图》

42 iowele bira iowelen bira × ×

43 iowen alin iowen alin × ×

44 joki bira joki bira × ×

45 taktin bira taktin bira × ( taktin gašan 他可亭噶山 3 /116)

46 enggide bira enggida bira × ×

47 cida bira cida bira × ×

48 nibcu bira nibcu bira × ×

49 nibcu hoton nibcu hoton × ×

50 kuyunggu bira kuyunggu bira × ×

51 kurengge bira kurengge bira × ×

52 jorna bira jorna bira × ×

53 gerbici bira gerbici bira × gerbici bira 哥里比其河 4 /54

54 jolokeci bira jolokci bira × jolokci bira 卓罗克其河 4 /29

55 amba gerbici bira amba gerbici bira × amba gerbici bira 昂巴哥里比其河 4 /6

56 or bira or bira × or bira 俄勒河 4 /91

57 oldokon bira oldokon bira × oldokon bira 敖儿多荤河 4 /102

58 engguri engguri × ×

59 ningni bira ningni bira × ningni bira 泞泥河 4 /337

60 yengke bira yengke i bira × ×

61 nioman i sekiyen nioman i sekiyen × nioman i sekiyen 牛满色禽 4 /416

62 dosomi bira dosomi bira × dosomi bira 多索米河 3 /28

63 × wargi( 西) wargi ×

64 onon bira onon bira × ×

65 ayarhū bira ayarhū bira × ×

66 gejimur bira gejimur bira × ×

67 ergune ergune bira × ergune bira 厄勒枯挪河 4 /55

68 mo bira mo bira × mo bira 谋河 4 /76

69 emur bira emur bira × emur bira 厄毋里河 4 /111

70 yaksa yaksa hoton × yaksa hoton 雅克萨城 4 /130

71 × boromda bira × boromda bira 博鲁木打河

72 elge bira elge bira × elge bira 二哥河 2 /56，4 /157，4 /308

73 × kindu bira × kindu bira 琴都河 4 /310

74 tiyenio bira tiyenio bira × tiyenio bira 殿牛河 4 /323

75 gerin bira gerin bira × gerin bira 格林河 3 /16，3 /52

76 × turge bi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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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untao bira × ×

78 merilken gašan merilke gašan × ×

79 imu bira imu bira imu bira imu bira 衣母河 4 /56

80 panggū bira panggū bira × panggū bira 傍库河 4 /131

81 nara bira nara bira × nara bira 那拉河 4 /339

82 ormolko bira ormolko bira × ormolko bira 敖儿莫儿科河 4 /393

83 siyarman bira siyarmi bira × ×

84 kimnin bira kimnin bira × kimni bira 乞母泥河 3 /1

85 huru bira huru bira × ×

86 dondon bira dondon bira × dondon bira 墪墪河 3 /58

87 × bojir bira × ×

88 amba burji amba burji bira × ×

89 merilken bira merilke bira × merilke bira 摸里儿克河

90 noir bira noir bira × ×

91 hūmar bira hūmar bira × hūmar bira 呼马拉河 4 /227

92 silimdi bira silimdi bira × silimdi bira 西里母的河 4 /422

93 unggge bira ungge bira × ungge bira 翁厄河 4 /340

94 hara bira hara bira × hara bira 哈拉河 4 /342

95 bijan bira bijan bira × bijan bira 必占河 3 /75，4 /418

96 dulimba burji dulimba burji bira × ×

97 telpur bira telbur bira × telbur bira 忒儿布勒河 4 /31

98 ihe gokdo ihe gokdo × ike gūkda 衣克古克达 4 /103

99 non i sekiyen non i sekiyen × non sekiyen 嫩色禽 4 /114

100 jingkiri jingkiri × ( jingkiri ula 锦衣里江、锦衣里乌喇 4 /260，4 /277)

101 nioman bira nioman bira × nioman bira 牛满河 4 /324

102 usuri usuri × ( usuri bira 乌苏里乌喇 2 /81)

103 hūru bira hūru bira × ×

104 dergi dergi dergi ×

105 uljai bira uljai bira × ×

106 herelun herelun × ×

107 hoyor hotoho hoyor botoho × ×

108 arda kuren arda kuren × ×

109 baliyootai alin baliyootai alin × baliyortai alin 巴留拉泰山 4 /3

110 ajige burji ajige burji bira × ×

111 × gen bira × gen bira 根河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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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nomin i bira numin i bira × nomin bira 诺民河 4 /163

113 g＇an bira g＇an bira × g＇an bira 甘河 4 /182

114 donggoro bira donggoro bira × ×

115 × merul bira × ×

116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黑龙江 4 /2，4 /262

117 sulasi hada sulasi hada × sulasi hada 苏儿西哈达 4 /325

118 amba huren amba hure × ×

119 altan emel altan emel × altan emel alin 阿儿坦厄莫儿山 4 /4

120 hulun hulun × ×

121 kailari bira kailari bira × kailar bira 开拉里河 4 /19

122 horol bira horol bira × horol bira 活鲁儿河 4 /199

123 mergen i hoton mergen i hoton × mergen hoton 莫勒根城 4 /201

124 mergen i bira mergen i bira × mergen bira 莫勒根河 4 /43

125 aihūn hoton aihon i hoton × aihūn hoton 叆浑城 4 /278

126 jakdamtu bira jakdamtu bira × ×

127 umolu bira umolu bira × umolu bira 乌摸鲁河 4 /317

128 hamci bira hamci bira × hamci bira 哈母乞河 4 /318

129 ho bira ho bira × ho bira 活河 4 /328

130 kamni hada kamni hada × kamni hada 喀母泥哈达 4 /378

131 turu bira turu bira × ( toro bira 拖罗必拉、拖罗河 4 /100，4 /120)

132 noro bira noro bira × noro bira 诺罗河 2 /63

133 ajige huren ajige hure × ×

134 dulan kara dulan kara × dulan hara alin 都蓝哈拉山 4 /5

135 ulan bulak ulan bulak × ulan bulak 乌蓝抪拉克 4 /12

136 Buir boir × buir omo 布育里鄂模 4 /13

137 × hūrkire bira × ×

138 susu susu × ×

139 nemer bira nemer bira × nemer bira 纳莫里河 4 /186

140 yaru bira yaro bira × ×

141 honggo bira honggo bira × honggo bira 洪乌河 4 /331

142 halu bira halu bira × halo bira 哈罗河 4 /347

143 weken bira weken bira × weken bira 窝肯河 4 /371

144 šorbuktu surbuktu × ×

145 buhūtu bira buhūtu bira × ×

146 menen tala menen tal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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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kalkai bira kalkasi bira × ×

148 yal bira yal bira × yal bira 雅儿河 4 /122，4 /136

149 taha bira taha bira × taha bira 他哈河 4 /112

150 hūrha bira hūrha bira × hūrha bira 呼拉哈河 4 /356

151 muren i bira muren i bira × muren bira 穆轮河 2 /53，2 /66

152 daha hūlustai daha hūlusutai × ×

153 tabun tolohoi tabun tolohoi × ×

154 galdatai bira galdatai bira × ×

155 nemurhe bira nemurhe bira × nemerhen bira 纳莫里痕河 4 /48

156 jicin i bira jicin i bira × jicin bira 鸡秦河 4 /124

157 huyur bira huyur bira × huyur bira 枯育里河、呼育里河 4 /121，4 /204

158 bijan bira bijan bira × bijan bira 必占河 3 /75，4 /418

159 amuran bira amuran bira × ×

160 simna alin simna alin bira × ×

161 niman bira niman bira × niman bira 泥满河 2 /105

162 corji kubur corji kubur × ×

163 seyelji bira seyenji bira × seyelji bira 色也儿即河 4 /41

164 ulhū bira ulhoi bira × ulhūi bira 吴儿灰河 4 /51

165 col bira col bira × col bira 戳儿河 4 /106

166 tor bira tor bira × toor bira 拖罗河 4 /156

167 ajige šanggiyan alin ajige šanggiyan alin × ajige šanggiyan alin 小白山 1 /373，1 /467，1 /476

168 hairan bira hairan bira × ×

169 dabkū dabkū × dabkū 达巴库 4 /198

170 akūli bira akūli bira × akūli bira 阿库里河 2 /131

171 kengtu kara obo keremtu kara obo × ×

172 dulan kara dulan kara × dulan hara alin 都蓝哈拉山 4 /5

173 conggor omo conggor omo × ×

174 × onggina alin × ×

175 × hūlhūr bira × ×

176 ijagan bira ijagan bira × ×

177 non i ula non i ula × non i ula 嫩泥乌喇 4 /192

178 birgan bira birgan bira × birgan bira 必拉汉河 1 /481

179 bilten i omo biltan i omo × ×

180 × ninggutai hoton × ningguta hoton 宁古塔城 1 /525

181 hingka hingka × hingka 新开湖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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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 tusi alin × ×

183 oyotu hošoo oyotu hošoo × ×

184 unehet alin unehet alin × ×

185 jar bira jar bira × ×

186 jijir alin jajir alin × ×

187 sunggari ula sunggari ula ×
sunggari ula 松花江、松嘎里乌喇

1 /420，1 /293，1 /420，4 /256

188 omoho soro bira omoho soro bira × omoho soro giyamun 俄莫贺索落馹

189 julergi juleri( 南) × ×

190 × lefucen bira × lefucen bira 勒夫城河 1 /473

191 omo ton omo ton × omo ton 鄂模吞 4 /316

192 jari bira jari bira × jari bira 查里河 4 /302

193 asiktan bira asiktan bira × asiktan bira 阿西克谭河 4 /346

194 ušun bira ušun bira × ×

195 ×
五十年十二月

十三日

五十年十二月

十三日
×

196 ×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

×

［1］ × duki bira × ×

［2］ × hemen bira × ×

［3］ × niowakta bira niowakta bira ×

［4］ × miyoo wan alin miyoo wan bira ×

［5］ × talin bira talin bira ×

［6］ × elgeken bira elgeken bira elheken bira 厄儿何恳河 4 /178

［7］ × miyemile bira miyemile bira ×

［8］ × gerbi bira gerbi bira ×

［9］ × amal bira amal bira ×

［10］ × si mur bira si mur bira ×

［11］ × luku bira luku bira ×

［12］ × samnin bira samnin bira ×

［13］ imu bira imu bira × imu bira 衣母河 4 /56

［14］ silimdi bira silimdi bira × silimdi bira 西里母的河 4 /422

［15］ × g＇oin omo × g＇uyen omo 郭因鄂模 3 /44

［16］ × molai bi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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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dulu bira × ×

［18］ × yerbehe bira × ×

［19］ × delen bira × ×

［20］ × utun bira × utun bira 乌吞河 4 /397

［21］ × musun bira × musun bira 穆孙河 4 /329

［22］ × jai bira × jai bira 查衣河 4 /377

［23］ × cakarakū bira × ( cakarku alin 察喀拉库山 4 /301)

［24］ × hūwajaha talha × hūwajaha talha 化查哈阿儿哈 4 /336

说明: 1) ［ ］内的数字表示贴签地名。
2) 编号 119 对应的地名，吉田金一转写为 altan emen，正确的读法应为 altan emel。
3) 《皇舆图》中“化查哈阿児哈”，原文中“他”已脱落，应为“化査哈阿他児哈”。在文献［51］第 111 页注

45 中已指出了这一点，可一并参照。
4) 《乌喇等处地方图》( 表中简称《乌喇图》) 中罗马字斜体地名表示与《吉林九河图》地名略有不同。

表 2 右《皇舆全览图》地名后注有数字和斜线。斜线前数字代表《皇舆全览图》地区图名，斜线后数字代

表该图地名表示页码，地名编码参照文献［51］。《皇舆全览图》地名参照了满文铜板图和汉文木板图，

斜线前数字分别表示以下各图: 1.《盛京全图》( Mukden) ，2.《乌苏里江图》( Usuri) ，3.《黑龙江口图》
( Amur-Unterlauf) ，4.《黑龙江中图》( Amur-Mittellauf) ，5.《黑龙江源图》( Amur-Oberlauf) 。其中，《皇舆

全览图》图 1、2、3、7，Mukden，Usuri，Amur-Mundung，Jehol ( a) ，于 8. Mai，1709-etwa Nov. 1709，由

Ｒégis，Jartoux，Fridelli 参与绘制。图 4，Amur-Mittellauf，22. Juli. 1710-14. Dez 1710，由 Ｒégis，Jartoux，

Fridelli 参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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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 Meetings Between Manchu and Siberian Maps

Chengzhi
(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Otemon Gakuin University， Nishiai Ibaraki， Osaka 567-8502， Japan)

Abstract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geographical understandings of East
and West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problems in research on the Manchu
language map Jilin jiuhe tu ( 吉 林 九 河 图， Map of the Nine Ｒivers of Jilin ) ， I point out how
distorted understandings of this map from past research have spread to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Yoshida Kin＇ichi ( 1980) ， who was the first to research this map， points out that it was composed
around the year 1690， and was later gradually misunderstood by academics to have been the map
us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side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By analyzing the issue of
place names given on this map in later revisions， and comparison with another Manchu map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I show how this second map， known as the Kouwai
jiudaren tu ( 口外九大人图， Map of the Nine Ministers Beyond the Great Wall ) ， is in fact the
original source map of the Jilin jiuhe tu. Then， by asking whether “the Lena Ｒiver used to be our
border， what about taking this as a boundary？” as a starting point， I explore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Siberia in this map. In summary，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was as follows:
a 1673 map of Siberia was brought by the Ｒussian emissary Nicholas Spafary to Peking in 1676，
where the Qing court had a Chinese translation， part of which was the Yazhou xibei heliu tu ( 亚洲西

北河流图， Northwest Asia Ｒiver Map) ，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After
the Qing court obtained this Ｒussian map of Siberia， they also had painted a Chinese language map of
Siberia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style on a multicolor paper scroll. Although at present only a
fragment remains of this scroll， it is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around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 1676) China and Ｒussia had a mutual exchange of cartographic knowledge. I show clearly that
in fact these geographical understandings were later included in northeast Eurasian maps， such as the
Manchu language Kouwai jiudaren tu as well as the Jilin jiuhe tu.

Keywords Jilin jiuhe tu (吉林九河图，Map of the Nine Ｒivers of Jilin) ; Treaty of Nerchinsk;
Kouwai jiudaren tu (口外九大人图，Map of the Nine Ministers Beyond the Great Wall) ; Yazhou
xibei heliu tu (亚洲西北河流图，Northwest Asia Ｒiver Map)


